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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高原上，栖息着古老的族群。
三江共源的土地，是生态的具象写意。
云白的肌肤是雪域限定的纹理，
岩岭与危壁间，写满你傲人的倩影。
这片亘古的雪原，你就是永恒的君主。
奔驰的英姿与长啸的声音，
无不彰显你饱经风霜的洒脱，
你是高原之王，休憩于皑皑山谷的雪灵。

（作者：青海省西宁市 李飞翔）

青海高原盘雪豹，身姿矫健
疾如风。

独行草野栖沟壑，闲步悠踪
藏棘丛。

峻岭重岩曾弄影，奇峰叠嶂
敢争雄。

珍稀物种应呵护，鸟兽和谐
绿地葱。

（作者：青海省西宁市 王华）

七律·青海雪豹 雪豹赞歌雪豹赞歌

讲述我和雪豹的那些感人故事
起初，我并不叫凌蛰，只是一只普通

的雪豹。2018年5月，我出生在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门源县境内一座不起眼
的山头上。这一年，母亲只生下我和弟弟
两兄弟，体弱的弟弟没有熬过出生后的第
一周，之后我自己享受了母亲所有的爱。
在我们雪豹家族中，父亲是不参与育幼
的，繁殖期结束他就离开了母亲进入了深
山，我说他听起来像个不负责任的“浪
子”，母亲说他是雪山的王者，不会为谁而
停留。

祁连山脉广袤无边，显得每个生命都
无比渺小；祁连山中高寒冷酷，显得每个
生命无比伟大。渺小的我在伟大母亲精
心呵护下，一天天长大，2019年底我已经
长成了一只威武雄壮的雪豹男子汉，感谢
岩羊！感谢高原鼠兔！感谢喜马拉雅旱
獭！感谢灰尾兔！

将近 20 月龄的我体重超过了母亲，
达到了 80 斤，皮毛浓厚，随着寒风摇摆，
贴在我棱角分明的肌肉上，坚实有力地拥
抱着我温暖的身体。黄昏中，迎着山顶凛
冽的寒风，我再次皱了皱左眉，该往哪边
走呢？如果母亲在现场，肯定又会取笑
我。

严格来说雪豹满脸毛发，是没有“眉
毛”这种东西的，只有一些不规则的斑
点。可我左眼上方的斑点刚好连接在一
起，形成了眉毛的形状，可恨的是右眼上
方却是空空如也，这种“一只眉”造型，每
每被母亲拿来取笑逗弄。

言归正传，这天清晨，我遵循着雪豹
祖祖辈辈的习性，离开了母亲开始独立生
活。分别并不伤感，强大的我能够完全独
立捕猎之后，就不需要再每天跟着母亲生
活，我也要成为自己儿时讨厌的“浪子”
了。母亲说，我也会成为雪山的王。虽然
兴趣不大，但是我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我很自信！

一年后，我没那么自信了。
什么嘛？祁连山脉不是无边无际

吗？怎么找个山头定居下来就这么费劲
呢？但凡好一点的，岩羊多一点，离人类
远一点的地方，全都被别的雪豹占了，一
个个还抠门得要死，谁都不愿意让出一片
地方，要不是谁都打不过，看我怎么教它
们什么叫“温良恭俭让”！想到谁都打不
过，我不禁又皱起了左眉，明明自己个子
不小，奈何那些家伙竟然玩命啊！

2021年3月10日，在祁连山游荡了一
年之后，依然没有找到家园的我，决定在
后半夜去偷袭老虎沟中的那只老雪豹。
那些年轻的打不过，我不信这个老东西我
还惹不起。而且，这里已经离门源县城不
远，对我们雪豹而言，也不是什么多好的
地盘，那老家伙应该不至于跟我拼命吧？
不会每次我都猜错吧？

事实完全如同我的猜测，我全猜错
了。那老东西一见面就龇牙朝我狂奔，在
悬崖峭壁上辗转腾挪，如履平地。我不愿
意欺负老人，也不愿意客场作战，再加上
场地不平容易崴脚……反正很多客观原
因，我扭头撒丫子就跑。也不知道他追了
我多久，反正我是一口气跑到了天亮。不
说别的，在整个祁连山，我的长跑应该都
是排得上号的，想当初……呸呸呸，逃命
呢，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转移呢，转
移呢。

跑着跑着，东方微微天亮，气喘吁吁的
我终于疲惫不堪，慢慢停了下来。看看身
边的环境，我的左眉不禁又皱了起来。这
啥呀？我咋跑村子里来啦？右后方突然传
来的狗吠差点吓我一跟头，实在跑不动了，
我用力跳上左侧一米多高的土墙，进入了
一户村民的院子。院子不大，大门朝南开
在院子东南角，西南角用半米高的篱笆围
着三只母鸡，饥饿疲乏下，我猜这家主人肯
定非常好客，心想就“却之不恭”了。

一跃而下的我没想到这几只母鸡却
是不识抬举，连飞带蹦地逃出鸡窝，我跟
着一只最肥大的奔向院子北侧一排五间

平房。和很多青海农村的房子一样，这家
农户平房前有两米宽的阳台，用铝合金和
玻璃封了起来，保暖效果很好。铝合金的
阳台门不知被谁打开了一道半米宽的缝，
母鸡一跃而入，我也毫不犹豫撵了进去，
最终在阳台最东端捕获了那只大母鸡。
这次捕猎我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可累
死我了。

才拔了母鸡的毛，还没一小半，被“鸡
飞豹跳”的声音吵醒的主人打开房门，披
着军大衣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我俩对
视，他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他“咣
当”一声又把门关上，自己缩回了屋内，留
下我一只雪豹在阳台凌乱。

咋办？这家伙好像也不好客啊？一
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跑吧？恋恋
不舍地瞟了一眼地上的半只鸡，我朝着窗
外一跃而起，“砰”一声重重撞在了阳台玻
璃上。

这真不怪我笨，我从小生活在山里，
哪见过玻璃这种妖孽东西，明明看着没东
西，却会撞在上面。这一撞，完全出乎我
的意料。啥情况？魔法？怎么出不去
了？封印？我再次尝试，再次撞在了玻璃
上。“砰”“砰”“砰”，越撞我越紧张，越紧张
越是不思考，机械地一下一下撞过去，还
有几次不小心撞在了铝合金的窗框上，整
个阳台窗户都在我的撞击下“簌簌发
抖”。当然，头也疼。

“哗啦”一声，可怜的玻璃最终还是在
我不要命的撞击下，碎裂开来，我终于成
功跃出阳台，一刻不停地再次跳上土墙跑
回街道上，慌不择路，夺路而逃。

头昏沉着，一路跌跌撞撞，天越来越
亮，人越来越多。我一口气跑出几千米，
来到了一堵长长的院墙边，看着周围聚过
来越来越多的人，用尽最后一口力气跳上
了院墙。里面是一片宽阔的操场，几百个
孩子停下自己奇怪的动作，呆呆地扭头看
着我，任由大喇叭里广播体操的声音兀自
喊着：“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五六七八。”

“好，好多人”，我不由自主咽了咽口
水，左侧一操场学生，右侧七八个村民，隐
隐作痛的头部又传来一阵眩晕，我努力保
持清醒，半摔半跳地跌落回墙根下，蜷缩
在一棵大杨树的根部，面前一个破烂的洗
衣粉包装袋随着我的动作发出“哗啦”的
响声，似乎是在嘲讽我，让我不禁又皱起
了左眉。

四个多小时后，七八米外的空地上已
经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指指点点，交头
接耳，时而接打电话，时而用手机朝我拍
照录像。时不时过来一辆车停在附近，车
上的人下来加入围观的队伍。有一辆皮
卡不同，下来的四个人都穿着医生的白大
褂，他们把药箱放地上鼓捣了一会后，一
个个子瘦小的家伙拿着一支一米多长的
铁管靠近我背后。我想逃，可惜头昏昏沉
沉的，也就懒得理会了。

“噗”一声，一个奇怪的东西扎在我屁
股上，带来一阵疼痛，我忍不住抬起身子
回头痛骂他，可昏昏沉沉的感觉又迫使我
趴了下去，越来越昏，越来越沉，五分钟
后，我缓缓闭上了眼睛。

在我失去意识之后，他们一行四人凑
过来对我全身摸摸看看，口中念念有词：

“雄性，年轻个体。四肢完好，躯干正常，
无明显外伤。额头有轻微出血。膘情正
常。取血完成。”

没过多久，我被抬进了他们皮卡后备
厢里的铁笼中，被他们拉回了省城西宁，
那里有个地方，叫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
中心。

【本文根据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
心2017年3月救护放归雪豹“凌蛰”的真
实故事改编而成，放归后的“凌蛰”在四个
月内转移700多公里，兜兜转转后，最终定
居在了门源县、大通县和互助县交界的区
域附近，成为了那里的王。】

（作者：西宁野生动物园 齐新章）

在世界的屋脊，在那片神秘之境，
我踏上了一场追寻未知的旅程。
风在高原呼啸，云在天空游弋，
每一步都像是踏入了古老的传奇。

脚下的土地，坚硬而又冰冷，
雪花纷纷扬扬，编织着梦幻之境。
我背着行囊，怀揣着憧憬与勇气，
向着那无人涉足的荒野前行。

远方的山峦，连绵起伏如巨龙，
白色的披风覆盖着岁月的沧桑。
我在这广袤的天地间，渺小如尘埃，
却渴望邂逅一场生命的奇迹。

突然，一道银光闪过我的眼眸，
心跳在那一刻仿佛停止了节奏。
是它，雪豹，那神秘的高原之王，
以优雅的身姿闯入我的视野。

它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一座雕塑，
皮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眼神深邃而锐利，仿佛能穿透时光，
洞察着世间万物的秘密与真相。

我们在这寂静的荒野中对望，
时间仿佛凝固，空气也停止了流通。
我不敢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份神圣，
雪豹也一动不动，审视着陌生的我。

它的身姿，是力量与美的完美结合，
肌肉在皮毛下若隐若现，充满张力。
尾巴轻轻摆动，如同指挥着风的旋律，

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王者的气息。

我凝视着它，心中满是敬畏与惊叹，
这是大自然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雪豹，你是高原的守护者，
孤独地坚守着这片纯净的土地。

风轻轻吹过，雪花飘落如诗，
雪豹微微一动，打破了寂静的魔咒。
它转身，迈着优雅的步伐离去，
留下我，沉浸在这如梦的邂逅中。

我追随着它的身影，脚步轻轻，
不敢靠得太近，怕打破这份宁静。
雪豹在山间跳跃，如一道闪电，
敏捷的身姿让人惊叹不已。

它时而停下，回首望向我，
眼神中似乎有一丝疑惑与好奇。
我读懂了它的目光，那是对生命的尊重，
在这荒野中，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

我继续前行，与雪豹保持着距离，
看着它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奔跑。
它是这片高原的灵魂，
赋予了这片土地生命的活力。

山峦在身后远去，河流在脚下流淌，
雪豹的身影始终在我的前方。
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与雪豹一起，书写着荒野的传奇。

（作者：广东省深圳市 苗云辉）

雪豹之遇：荒野传奇

雪豹凌蛰的来宁经历 《晚报邀您讲述“我与雪

豹的故事”》有奖征文活动已

经截止，但以雪豹为“主角”创

作的征文仍源源不断投到晚

报编辑部……

雪豹，不仅是高原上的王

者，更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礼

物。文学爱好者们通过自己

的投稿，讲述了一个个令人感

动的故事。他们有的分享了

自己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偶然

目睹雪豹的震撼瞬间，那一瞬

间仿佛跨越了物种之间的隔

阂，与雪豹有了心灵的互通；

有的讲述了自己或者父辈与

雪豹的交集经历，通过一种星

火延续，激发了自己保护雪豹

的使命；有的将自己与雪豹融

合为一体，以第一视角讲述了

雪豹的故事……每一篇投稿，

都是对雪豹的珍视和守护；这

些投稿，就像点点星光，汇聚

成了保护雪豹的璀璨星河。

“雪豹之都”正成为西宁

又一张亮丽名片，从雪豹看生

态，从生态西宁展现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城市形

象。征文活动已经截止，本报

刊发第三批较为优秀的“我与

雪豹的故事”征文作品，以飨

读者。

（记者 一丁）


